
美丽富饶的关北 袁晓赫

! ! ! !随着公路、高速公路、铁路的
迅猛发展，也许无需多久，关北那
些古官道上曾经步履匆忙的过客
身影，文人侠客传说，随处可见
的古道文化遗产，都会淡出人们
的生活。可古道蕴含的历史文化
是我们应当守住的，那就让我们
一起穿越那千年的辉煌，去寻找
关北的交通历史吧。

根据关北长义岭古汉墓挖
掘考证：井冈山地域内，自东汉
开始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自西晋
太康元年（!"#）起，此地域分属
庐陵郡西昌、遂川县地，随着朝
代的转换和建制的不同，此地域
仍分属永新、遂川和泰和辖地。

现厦坪镇、拿山镇一带最早
原属泰和县高行乡的官北堡。北
宋元祐七年，官北堡从泰和县划
归永新县，称“关溪”，明洪武年
间又改称“关北”。

$%&%年前拿山厦坪为永新
县文溪乡（即永新县 '' 都）。
(%&%年 )月 !"日，永新解放，拿
山厦坪为拿山区。

(%*%年，永新县拿山区划归
井冈山管理局。拿山厦坪境域至
今再未变动。
“拿山厦坪”与“关北”，严格

地说，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人们
已经习惯把它们叫“关北”。一些
“口头禅”中，不说拿山，也不说

厦坪，而是统称“关北”，如：流传
千年的口头禅：“湘洲的木，锡坪
的竹，太湖的银子，关北的谷”，
就是如此。

被美称“米粮仓”的缘故，得
益于拿山河，关北四周低山环
列，中间形成坦荡的盆地，拿山
河从中流过，拿山河又叫牛吼
江，是泰和碧溪六八河的源头。

它源于罗浮，经石狮口，贯
流关北垅，拿山河是拿山地区的
母亲河。它和它的所有支流承担
了关北垅里的农田灌溉，生活用
水，人们才得以在这里辛勤耕

耘，繁衍生息。据当地年长者说，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拿山河水清
晰见底，可见河底下一米多深处
漂动的水草，两岸长着茂密的笔
竹丛林，两岸七八里内，都是茂
密的树林。居住在关北垅里的老
表，即便在三伏天晚上睡觉，身上

也要盖些厚的。河里是满河的鱼
虾，“用捞箕捞鱼，足可捞到一捞
箕”。晒小鱼干，要用晒谷席晒。五
十年代前，从菖蒲村的南城陂放
排可以放达泰和县的碧溪。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刚到
厦坪乡武装部工作，部长领着
我，陆陆续续两个月，爬遍了厦
坪地域内的山山水水，当时，有
一个地方没去，那个地方不归厦
坪管辖，那就是长义岭。

古时长义岭一带有十多个
寨，现在新城区的原址古岭寨只
是其中之一。

传说，有一年，清朝朝廷派
兵围攻古岭寨达一个来月，想把
寨里的“匪徒”困死（其实，寨里的
“匪徒”都是拿山种地人），围了一
个多月，寨里快断粮了，寨主灵机
一动，想了个办法：寨里有口井，
井里养了鱼，他命士兵从井里捞
上一条五六斤重的大鲤鱼，抛出
寨外，喊道：“你们围了一个多月
了，辛苦了！送条鱼犒劳犒劳你
们！”围攻的将领一看，围了这么
久，寨子里还有这么大的鲤鱼，想
必寨里还储存了不少食物，再围
也不起作用，于是就撤兵了。

说这段小故事，是因为不
仅仅在长义岭那里发现了古汉
墓，更是有一句流传几百年的
古民谣今天变成了真的：那就
是“拿山府，洲尾县，长义岭上立
皇殿”。

山里山外

都需要物资交

换! 走动多了!就

成了北关古官道!

明请看本栏"

崇明野湖收大青
万伯翱

! ! ! !今年的 (+ 月 !' 日，
被邀请到浙江衢州出席我
的老上司吾老捐赠给故里
'#幅名人字画及他的书画
作品艺术馆揭幕，五天后，
顺便到了邻近的上海市
崇明区垂钓一天，想不到
古稀之人在野
湖里也大有收
获呢。

崇明岛占
地一千多平方
公里，人口近七十万，被称
为中国第三大岛。原来是
上海的一个县，改革开放
使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崇明在各方面突飞猛
进，体育亦如此。比如原来
一个普通的自行车比赛，
因环境实在好，新修的绕
岛环路平整宽阔，道路简
直是被花香鸟语包围簇拥
着，所以被国际自行车协
会、上海市及国家体育总
局一致评定为每年一次自
行车世界重要赛事地了。从
!##,年起，它是一年一度
的自行车世界杯（女子）唯
一亚洲赛区大赛场地。这里
还有一座名为“高家庄”的
大庄园，坐落在崇明区港西
镇港东公路旁，占地竟有
(###多亩，已全部绿化完
毕，多年辛勤园林化，已被
政府确定为 ,-级国家综
合风景旅游景区了。

当然，让我这个“钓
翁”最感兴趣的还是在这
个绿色森林公园里建了多
年的垂钓俱乐部，几年来
我已在此俱乐部垂钓多
次。高家庄庄主高健和我
们中国体操协会的老主席
垂钓高手姓名相同呢。高
庄主待客热情周到，垂钓
小屋摆上了茶水和水果，
热毛巾也送上。岸上百花
争艳，岸边杨柳依依，但是
我每次钓获很少，不过几
尾不大的白鲫、青鲤和小
草之类都统统放生了，使
我这个中国钓协副主席、
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执行
主席不觉面带愧色而收竿

去吃他的农家乐晚餐了。
昨天在森林公寓住了一
夜，负氧离子极高，顿觉神
清气爽，高庄主再次推荐
到垂钓俱乐部对面野湖上
去垂钓。他边走边自豪地
说：“外面这个大湖可是从

长江引过来的活水呢，有一
部分鱼就是从长江游过来
的呀！我们每五年才放些淡
水鱼虾蟹苗等，也从来不喂
什么饲料，这里的鱼全靠天
生的芦苇、水草、田螺生存
呢！”我特约从上海市专程
开车来垂钓的老同学，原
东海舰队的复转军官李东
升和王健同钓，主要还是
不常见面，趁此良辰美景
好好聊聊天吧。
眼前涟漪不断的水面，

波光迷离，放眼望去
种满花草树木的黄
色堤岸逶迤伸向长
江的支流。深秋劲风
不时显威，柳树仍然
深绿如黛纷扬地垂丝昂然
如故，不肯退出群芳，只是
湖中穗穗苇花开始放白了，
湖心小岛上种满了表现良
好的红、青、黄三枫，在绿丛
中只是染出点点诱人的红
黄白紫斑斓色彩，此时崇明
岛上的秋色胜似春光。
几副海竿早已摆放停

当。我观察学弟王、李两位
善用的“放长线、钓大鱼”，
都是地道的国产货———较
大的 (! 号钩和 #.' 号粗
线。发现这大号串钩串成
一排排黑森森的露出杀机
的寒光，每副牢系六个，也
上满了揭阳生产的“战青
牌”'棵金黄色硬食诱饵。
我再次望湖兴叹地说：“这
么大的水面，这种野钓我
们平时很难钓上鱼，何况
又是暮秋水冷时！”王李齐
声说：“大哥试一下身手
吧，今天太阳还好，气温上
升为 !(度了，何况水质优
良又有微风吹拂呢！”我
想：钓上钓不上也没关系，
在温暖的秋阳下，负氧离
子这样高的上海后花园绿

色岛上也是一种难有的享
受吧！再说老同学欢聚在
一起不易，北京那时晚上
都接近零度了。香山树叶
红透了，京城黄叶已开始
徐徐飘下，这脚下江南如
此不冷不热好宜人的气候

呀！王李全用手
竿，独让我这老
钓翁掌管两副
海竿了。高庄主
还令手下清晨

六点就打下了手竿阵地的
玉米窝子！服务员又捧上
热红茶，我边品茶边看着
两副纹丝不动的甩竿，心
想就是只当散心聊聊天也
好。一副无心插柳的悠闲
陶然的姿态安坐在椅子中
迎沐艳阳秋风。一个小时
过去了，只见一群野鸭嬉
戏出没芦苇荡中，鱼竿没
有任何动静。大概是十点
半，想不到我右边的竿子
突然前坠接着滑倒，正在

下沉飞出栏杆的
刹那间，我下意识
飞迈一步，左手先
抓住飞向湖中的
钓竿，右手拼老命

两手抓紧鱼竿，习惯性地
同时抖动手腕，“好！有斤
两呢！”心中窃喜不止，急
用左手摇轮，直觉得水底
要线了！“真有了！”我忙左
牵右扯，大有老夫聊发少
年狂之感。线上的水底动
物决不甘失败就擒。鱼儿
拼命往湖中深水中逃遁；
湖心水深有六七米呢，这
里平均水深也有三四米
呢！俗话说逃亡者都慌慌
张张如丧家之犬、急急忙
忙如漏网之鱼呢。这股夺
命而逃的劲头真够大，我
差点脱手，如这样就会形
成了拔河之势，如此大鱼
必定“煮熟的鸭子也飞
了”。我心知肚明，拿出了
“定军山银髯老黄忠”之勇
力，宝刀不老嘛！左脚蹬牢
栏杆上的水泥墩，右脚再
踏稳弓箭步，竿尾死死顶
住肚皮，水上演练起左右
八字遛鱼绝招，让大鱼来
个翻脚朝天再收线擒拿
吧。二十分钟后，这家伙终
于顶不住我双手紧握牢钩
粗线的威力，这一副碳素
竿也真结结实实。大鱼逃
窜之力小多了，我就牵近
岸边被王弟大步跨上，他
的大钢抄子对准青色鱼
头，又猛又准扣下去，水淋
淋硬把它拖拉上岸。只听

岸上一片叫好声，好家伙
是尾重达(*斤的大青鱼。此
大鱼全身鳞满纹清，背青
如黛。近 (!点时引得崇明
岛新老体育局长都前来观
阵叫好！这一尾开竿大鱼
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
大家认同大水面野钓我们
也能照样作战获胜。接下
来我重上此揭阳出品的黄
色香饵，只不过在最上面
一个钩尖上放上了一条不
停摇摆的蚯蚓，我奋力跑
出 '#多米原钓点处，也抖
擞了老精神全神贯注不再
品茶聊天死盯尖梢，二十
分钟后竟然又点动起来，
是一尾“乌青”，如此这般

(*分钟后又甩上一尾，只
不过后两条都在七八斤了。
只可惜手竿阵地翟、李、王
三位钓手在钓界也不是无
名之辈，但今天是“颗粒无
收”了。紧接着，我让看竿
的学弟东升眼明手快竟然
也完满地拉上一条六斤多
重的完鳞完尾的漂亮青
鱼。(!点多了我们以四尾
大青鱼告捷。饭后一点半
艳阳高悬我身子倦怠到绿
色别墅中小憩，想不到他
们三位高手不服输，竟然
在我午睡两个小时内用我
的海竿原食原点，也拉上
三尾活蹦乱跳不小的青
鱼，鸣金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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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的知音
朱效来

! ! ! !晚秋之夜，拂面而来的秋
风吹拂在脸上，凉爽、惬意。这
晚，上交音乐厅有两场演出，门
前的黄牛为倒票忙得不亦乐
乎，我选择了约尔格·德慕斯先
生的巴赫“钢琴平均律”独奏演奏
会。前不久，刚为旅美钢琴家殷承宗
)%岁登台演出赞叹激动不已。这
不，又来了个约尔格·德慕斯，这位
大师更了不得，%# 岁的高龄不看
谱，从头至尾在 !个小时的弹奏中
将“钢琴平均律”第一卷中的 !!首
作品一个音符不错地弹了下来。一
般的人，%# 岁平稳走在大街上，大
步流星已是不易。约尔格·德慕斯老
先生神采奕奕，在 !个小时中将难
度颇高的巴赫“钢琴平均律”完美演
奏了下来，堪称人间奇迹。

约尔格·德慕斯 (%!"年 (!月 !

日出生于奥地利的圣波尔坦，'岁开
始学习钢琴，((岁进入维也纳音乐学
院，(&岁便在维也纳著名的金色大厅
举行了他的首演，也曾与卡拉扬、小
泽征尔均有良好的合作，是萨尔斯
堡、维也纳、卢塞恩、纽约、东京等国
际著名音乐节的常客。这次为我们带
来的“钢琴平均律”钢琴曲即复调音
乐及大成，精美的旋律、千锤百炼的
主题和匪夷所思的复调，作曲技法随
处可见，代表了巴赫钢琴创作的最高
成就，乃是音乐创作的巅峰之作。悠
长的旋律诉说高贵而又伟大的情感，
有时以爱的眼睛凝视我们，有时却被
超越人间的痛苦袭击而叹息。约尔格·
德慕斯自己说，我不是音乐学者，我是
音乐家，一个活生生的音乐家。

正如许多著名画家一样，巴赫
在世时，并未享有盛名。()*#年过
世后，渐渐被世人所忘。巴赫 ('"*

年 ,月 !(日出生于德国中部杜林
根森林的爱森纳赫，这是一个富有
童话气息的小城，有着很深的音乐
渊源。他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巴赫
的作品悲壮、深沉、广阔、内在充满了
("世纪上半叶德国现实生活气息。
他觉得个人必须有坚强意志、崇高的
信念、自我牺牲的精神，其作品从不
同角度、以不同形象反映了 ("世
纪德国市民的这种人文主
义思想。莱比锡时期，是巴
赫创作最多的一个时期，当
时的巴赫无论演奏技巧，还
是作曲水平，都达到了炉火
纯青的水平，“钢琴平均律”即诞生于
这个时期。巴赫的一生作品浩如烟
海，共创作了 "##多首严肃的乐曲。
其作品有一定的哲学伦理的思想，抒
情写景作品具有高度的逻辑性，结构
严明，又有内在的哲理，深刻隽永。巴
赫对人道主义的崇高信念和美好生
活不屈不挠的追求，以至于他的作品
往往生气勃勃，富有人情味。
在巴赫逝世 (##多年后，门德尔

松在莱比锡指挥演奏了巴赫的代表
作《马太受难乐》，大获成功。人们从
巴赫的音乐中渐渐地发现了他的伟
大，称其为西方音乐近代之父。贝多

芬动情地说：他不是小溪，是大
海！肖邦说：平均律钢琴曲集是音
乐的全部和终结。卡拉扬说：每天
清晨我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聆听
巴赫的音乐，这好似清泉流淌经

过心灵的音乐，有助于我校正听力。
演奏会上，约尔格·德慕斯很少

在琴键的两端弹奏，大部分时间都在
中间区域表演。由于曲调、旋律过于
相似，没有跌宕起伏的高低潮变化，
时间长了，略显沉闷，倦意会时不时
阵阵袭来。于是，全神贯注洗耳恭听
者有之，喜形于色沉浸其中者有之，
呼呼大睡鼾声阵阵者有之。曲高和寡
的巴赫主旨仍然是向听众直接传达
信息，通过神奇的音乐内容引起听众
的兴趣和共鸣，并打动他们。约尔格·

德慕斯老先生深深领会了巴
赫创意的精髓，通过出色的演
奏，将 ,##年前的巴赫与自己
融为一体，诠释逻辑曲式的丰
富性，各种深度的美由此达到

的和谐，节奏的多样性，所有这一切
筑起了钢琴平均律的丰碑。巴赫的音
乐，是一种能让音乐迷们品尝幸福滋
味的东西，其中深藏着形形色色使乐
迷们幸福的方法和途径，足以让乐迷
们心灵痴迷。
琴声悠扬，琴声拨动着人们的

心弦，音乐直蹿你的心窝，作为键盘
中的最高节奏，“钢琴平均律”将长
久地让听众难以忘怀！
不管是闭目养神、安睡了的，不

管是睡着的，还是没有睡着的，他们
都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他们都在
巴赫神奇的音乐世界里遨游。

镇江金山游!七律" 王少普

! ! ! !长江浩荡远风飏! 画卷舒张写意飞"

雪浪刷清一览刻!! 秋霜染亮百菊绯"

千难不惧仙芝盗! 万险无折法海卑"

爱彻白蛇天动俨! 情集许子地歌违""

注：!金山顶峰有后人摹康熙笔意书“江天一览”，
并刻石立碑。"“违”指叛逆。

坐
看
桌
山

陈

迅

! ! ! !在南非开普敦的那几天，一有空，我就坐在阳台上
看桌山。眼前是一幅画。阳台下面的野花，金灿灿的，一
条小路从野花丛中穿过，通往大海。这里的大海，就是大
西洋。沿着海滩，随着海边遛狗人的脚步，往前看，海湾那

边的山，就是桌山。
桌山恰到好处地横在海湾那边。野

花、海滩及弧状的海湾，都是为桌山的出
现铺垫的。桌山似乎亘古不变，永远是上帝
的餐桌，它的顶比任何餐桌的桌面都要大
都要平。云像餐巾一样多变，擦过来又擦过
去，把桌山擦得干干净净。阳光下，天空、桌
山和大海，都是蓝色。天空是淡蓝色，桌山
要比天空蓝，蓝中又带点褐
色。比桌山更蓝的是大海。

在这幅风景画中，不能没有云，也不
能没有浪。浪的涌动，让大海变得鲜活，
充满生机；云的往来，让桌山变得神奇，
高深莫测。来到开普敦，都想上桌山看看。可桌山的云，
一年中绝大多数的日子，都是不肯散去的，帽子似的笼
罩着桌山山顶。要掀掉桌山的帽子，让桌山云开雾散，那
是要上帝开恩的。我们来开普敦的那天早晨，云雾还锁
着桌山顶。到了中午，我们乘缆车上桌山，云雾还没有散
去。登上桌山，云雾渐渐被风撕碎，一块块地绕在桌山山
腰，衬托着桌山，也衬托着大海，还衬托着山下的城市。
站在桌山山顶朝下看，山下是开普敦市。俯瞰开普

敦，整个城市就尽收眼底了。建筑物一群一群的，或高
或低，或疏或密，或白或红，从山脚一直铺到海边。海湾
像弯弯的弓，内有港口、防护堤、船舶等等。我们沿着海
湾的海岸线，寻找我们的住处，肉眼看不清，就用望远
镜来看，来寻找。几栋别墅在海湾那边，其中一栋便是
我们住的别墅了。别墅靠边的那个阳台就是我坐看桌
山的阳台。宽敞的阳台上有一把藤编的紫色椅子……

罗马尼亚喀尔巴阡之夜#重彩画$ 王 川

责编#贺小钢

十日谈
井冈山古道今昔

! !


